
“观众的审美从
未如此统一”

在 《山海情》 的整个播放过程中，

观众的弹幕经历了有趣的叙事变化 ，

从被热依扎的演技 “圈粉 ”， “给劲 ”

的西北方言 ， 到 “心疼 ” 马得福基层

工作之不易 、 揪心马得宝种植蘑菇的

成效 ， 再到形成对 “吊庄移民 ” 历史

的认识和对扶贫 “闽宁模式” 的认同，

在优质剧情的引导下 ， 观众完成了对

脱贫攻坚事业的深刻体认 。 作品经由

观众的参与而兑现其核心价值 ； 而青

年观众充满活力的观看行为 ， 则在评

论区和弹幕区中打开了全新的对话空

间 ， 使主旋律作品能够像 “爆款 ” 类

型剧一样不断 “出圈”。

在此意义上 ， 《山海情 》 不仅完

成了其 “献礼 ” 的创作使命 ， 更对接

了新时代主旋律创作主动与年轻人结

合 ， 把青年作为主体观众的新要求 。

有关主旋律创作 ， 向来有一种迷思般

的论调 ， 认为其很难真正抵达年轻观

众 ， 尤其是乡村题材和年代剧 ， 更难

捕获城市青年学生这一文化消费和传

播的核心群体 。 但在 《山海情 》 等作

品充满艺术感染力的视听呈现下 ， 特

定的题材 、 地域和年代 ， 不仅没有成

为阻隔青年观众的障碍 ， 反呈现出全

民参与 、 全网讨论的观剧景象 。 正如

有 《山海情 》 的评论提及的 ： 观众的

审美从未如此统一。

凝聚全新的影视
市场文化

显然 ， 精品化的影视创制是这些

作品能够 “引流 ” 观众的直接原因 ，

但中国影视领域不断形成的全新市场

文化， 则是审美团结背后的深层动力。

近年来，中国影视领域经历了多次主

旋律作品引发“全民参与、全网讨论”的景

象。 2019年的国庆档电影市场是首个只

有献礼片的主流商业档期，却也是历年国

庆档票房之最，其中《我和我的祖国》不仅

收获票房与口碑的双赢，更营造了全民传

唱主题曲的观影氛围。 更重要的是，国庆

档的市场成功中，还蕴含着中国电影的产

业未来———正是在国庆档电影的贴片预

告中 ， 观众开始期待一个类型多元的

2020年春节档； 而充满市场活力的国庆

档氛围，则进一步引发了对“最强春节档”

的期许。 尽管 2020年的春节档最终因疫

情影响没能到来，但一个以献礼片为主体

的主流档期能够对中国电影市场形成引

领作用，却已经被提前证实了。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深

刻影响了全球影视产业。当以好莱坞为代

表的先进工业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影视作

品还在谨慎地调整排片和档期时，中国却

以一种特殊的创作方式，广泛动员创作力

量，完成了高评分、强话题的时代报告剧

《在一起》，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鲜活现

实进行了快速回应，实现了文艺作品与观

众、与时代的即时性对话，体现了社会主

义文艺独有的生产优势。正是在这个过程

中，中国观众的文化期待也经历了深刻的

改变，那些更能联系中国观众普遍情感的

优秀作品，正愈发变得具有文化和市场的

引领作用。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向来在中

国具有票房号召力的“诺兰出品”和迪士

尼电影未能成为激活影市的关键力量，而

2020年的国庆档和《我和我的家乡》却能

够延续上一年的市场奇迹，兑现主流文艺

作品的引领价值。

这些持续引发话题的影视作品， 当然

得益于其个别意义上的创制经验： 无论是

《山海情》和《大江大河》系列等“正午阳光”

式精品剧模式，还是《我和我的祖国》《我和

我的家乡》在主旋律叙事上对“小正大”的

结构实验，抑或是《在一起》对现实生活的

紧密再现， 都体现出主旋律文艺作品的创

新实践。但对 2019年以来中国影视文化的

观察， 却要求我们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

回答： 主旋律作品难以抵达青年观众的迷

思是怎样形成的？

重估基于统计学
的创作原则

在中国影视产业的发展节点中，与

当下关联最紧密的是 2013 年。 前一年，

中国内地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从

那时起，中国开始以影视大国的姿态进

入影视生产的全新周期； 与之相伴的，

是 2013 年开始的以 “互联网+”为代表

的产业实践， 以 IP 开发为代表的生产

实践 ，以 “粉丝电影 ”为代表的营销实

践，以“春节档”为代表的市场实践 ，以

及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消费实践。 正是

这些元素的汇聚， 构成了 2020 年之前

中国影视的产业现实。

其中 ，基于 “大数据 ”的产业竞合 、

影视创作 、品牌营销和市场规划 ，成为

2013 年以来影视领域的最突出特征，不

断下沉的主力影视观众年龄则成为数

据分析的主要对象。 年轻观众被按照性

别、地域 、文化程度和消费习惯进一步

细分，成为不断流入影视行业的资本的

主要盈利依据 ；也是从那时起 ，一些基

于数据统计结果的 “爆款公式 ”成为了

主导影视生产与创作的原则。 于是，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消费行为的测算和

预估 ， 倒置成了影视创作的前提和逻

辑，而原本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影视文

化，被资本的数据原则分裂成了无数细

分市场的“统计学”文化。

正是这种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基于

统计学的创作原则，事先为主旋律电影

寻找了“目标受众”，并声称其与青年观

众绝缘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能

发现《山海情》等作品的最大价值：它让

我们重新寻找到一种统一的，不被资本

的数据原则所分裂的审美团结。

2020年之后的中国影视产业， 正在

经历又一个崭新变化，主流影视文化正从

消费主导向文化需求过渡，而在这个转型

过程中， 站在影视产业的建设基础之上，

进一步询唤能够团结大众审美的主流作

品，应该成为全新历史周期的新主题。

而那些引发广泛共鸣的作品，正是

能够投射最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现实主

义文艺。 在马得福们的身上，我们能够

看到生活个体所蕴含的丰富历史话语，

并经由他们看到文艺创作对历史的纵

深感与社会结构深层部分的回应。 可以

说，这种以人民为表现主体和接受主体

的创作观念，是凝结大众审美统一的真

正动力；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的创作观

念，才能够最大程度上回应社会生活的

复杂性和多样性，并进一步形成更多元

的文艺市场景观。

而对于新时代的主旋律创作而言，

也只有抵达包括青年观众在内的更广泛

受众， 才算真正完成了其创作使命。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
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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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节目

中演出的舞

台剧《出山》

海报

在经历了将近一年的筹备和几度
变化之后，国内第一档完全以“戏剧人”

为主角的原创综艺 《戏剧新生活 》在爱
奇艺开播。 这档有着黄磊+严敏这样强
势综艺阵容的节目，并没有在早期引起
广泛的关注，黄磊自己在节目正片中也
袒露了这一部节目招商之不易。

两期节目播出后，《戏剧新生活》的
豆瓣评分停留在了 9.2，堪称 2021 年
的“爆款”，也在诸多综艺热门榜单上排
名前列，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意外而欣
喜的结果。 诸多观众也留言表示这是综
艺界的“一股清流”，不依靠当红流量和
争议话题来引起观众；也有观众表示通
过这档节目第一次认识了 “戏剧是什
么”，希望去现场体验戏剧演出。

《戏剧新生活 》的开播 ，不仅仅让
“戏剧” 这个小众且略显封闭的文化圈
子内部为之一振，更让“戏剧”这个名词
更大程度地在全国范围内传播，隐约有
“出圈”的势头。

近几年来 ， 小众文化凭借热门综
艺而“出圈 ”已经成为了一个显而易见

的趋势。 就像《奇葩说 》之于辩论 ，《中
国新说唱》之于说唱，《吐槽大会 》之于
脱口秀，《声入人心》之于音乐剧等等 ，

越来越多线下文化小圈子凭借着综艺
跻身大众文化 ， 也造出了一批批新的
“明星”。

无疑，这是一种良性的传播方法和
商业模式，然而“戏剧”之所以今天才隐
约有走上这条道路的迹象，和它本身作
为艺术形式的特性具有极大的关系。

本质上，“戏剧”是一个相当大的定
义范畴，话剧、音乐剧、甚至各类戏曲都
是它的子集。然而在中国的行业语境中，

“戏剧”两个字往往更靠近 “话剧 ”的定
义。而说到“话剧”，最绕不开的两个命题
就是它的“现场性”与它的“文学性”。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戏剧
从史前文明的“游戏与仪式”，到现当代
的“后戏剧剧场”，始终没有背离的一件
事情是：这项艺术需要表演者和观众身
处同一时间 ，同一空间 ，即刻地发生与
进行。 这虽然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但
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公众传播上的困

难。 一场优秀的戏剧演出，观众上限不
过千余人， 而在移动终端无处不在，传
播量动辄以亿为单位计算的今日，戏剧
的这个特性可以说让它在大众传播中
有着很大的劣势。

而戏剧的“文学性”，则又进一步增
加了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难度。 通常，

一部完整的戏剧作品需要一个相当的
时间体量来展现其“起承转合”，而在碎
片化传播的年代，这样的形式似乎显得
更“不合时宜”。 上文提到的说唱或是脱
口秀等等形式，都能够以短小而完整的
作品片段，或者信息密度极高的“金句”

来实现快速传播；又好比话剧的近亲音
乐剧在《声入人心》中的传播，也是靠一
首首音乐剧单曲来实现，本质上更为靠
近音乐节目。

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便造成了今
日戏剧在国内作为小众文化的现状：北
京+上海两个城市分走了全国 90%以上
的创作团队和 50%以上的市场空间；全
国范围内每年整体市场规模在二十亿
上下；戏剧的“下沉”最多只能到几个强
二线省会城市，对于全国绝大地区的居
民而言，“戏剧”是一个完全存在于生活
之外的概念。

当然，如果从广泛意义上来说，“戏
剧元素”已经通过各类变种 ，衍生出了
很多节目。 比如几年前兴起至今的《演
员的诞生》等表演类综艺 ，其所进行的
舞台竞演段落严格意义上来说就是“戏
剧”， 只不过节目并不志在传播戏剧文
化； 而当戏剧降低了文学性转向小品，

也不乏 《今夜百乐门》《欢乐喜剧人》这
样的纯粹偏向娱乐效果的节目。

所以，《戏剧新生活》所开创的节目
形式，才能真正意义上地称作 “第一档
戏剧综艺”。 它不但用专业的拍摄技术
尽可能地展现出戏剧舞台的“现场感”，

更将戏剧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在节
目中得以完整保留呈现。 而最重要的一
点是，节目通过比重过半的“真人秀”部
分，向观众们展现了对于大众来说非常
陌生的 “戏剧人生活”。 在第一期节目
中， 几位优秀戏剧人在 48 小时内排出
来的《养鸡场的故事》，加上真挚清新的
生活与排练真人秀展现，最终打动了大
量观众，获取了口碑和收视的双丰收。

究其根本，节目的发起人黄磊居功
至伟。 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各个场合表达
自己的“戏剧人 ”身份以及对戏剧的真
挚感情，他发起的乌镇戏剧节至今已经
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闻名的
重要戏剧节品牌，十多年来他和何炅搭
档演出的《暗恋桃花源 》已经达到六七
百场的演出场次，是戏剧市场上的一棵
“长青树”。

专业+情怀+社会影响力，这是黄磊
和整个节目团队能够打造这档节目的
重要理由。 在《戏剧新生活》首播当日，

“半个娱乐圈” 都在转发黄磊宣布节目
首播的消息；黄磊在节目中也提到最后
的招商是他询问了自己目前的一个代
言品牌才得以敲定，不得不令人有殚精
竭虑之感。

节目中的真实体现在方方面面，比
如吴彼和刘晓邑提到的戏剧演员收入，

完全符合行业现状，节目组也不加修饰
地将其完整呈现；节目中的利用纸板等
各种简单材料制作道具，为新戏售票四
处奔走，也是每一个戏剧人都曾面对过
的现实。

在节目开播之前笔者其实已经得
知节目是 “真人秀”+“现场演出” 的形
式，但当时心中不免打鼓，担心这样的方
式会偏离传播戏剧内容的本质。 然而第
一期节目过后， 却发现节目组的匠心独
具，那就是———戏剧产生的过程也是戏。

现在想来，如果真的只是将大篇幅
放在最后的舞台呈现之上，一是难免冗
长缓慢而不适合现代的传播节奏；二是
可能无非又是变成新的一档“演技 PK”

节目，不仅雷同 ，更没有知名演员来吸
引大众观看的目光。

而整个 《戏剧新生活 》的构思在两
期节目播出后也逐渐清晰：节目组构建
了一个“游戏规则”，让这些资历不同的
戏剧人重归自己还处于 “戏剧新人”时
的状态，通过戏剧演出来进行 “生产与
生活”， 讨论戏剧人如何在当下的社会
环境中生活与发展，颇具实验意味。

这不仅仅是一个展现 “戏剧舞台”

的节目，更如黄磊所述，是一档展现“戏
剧人生态”的综艺。 戏里和戏外的故事
综合在一起，向观众们展现了戏剧行业
的一些真实面貌。

把戏剧的过程和结果一并展现，把优
秀的戏剧人介绍给观众，是节目最大的成
就。戏剧还有一大优点就是参与门槛其实
不高，学生时代的校园剧社向来都是社团
活动中的热门，其原因便是参与戏剧和表
演的过程也极富收获和趣味。

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戏剧”都已
经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英国伦敦的剧院
总票房甚至可以超过电影院。 而在中国，

这个百年前的“舶来品”自然还是一个尚
未破圈的小众门类。黄磊与赖声川在节目
中提到的《暗恋桃花源》，看似是每一个文
艺青年熟知的名词，但仔细算来，十多年
累计的观众数量也不过数十万。

除了之前说到的戏剧本身特性造
成的传播受阻，还有很多客观因素造成
戏剧在国内无法“大众化”。 在中国的义
务教育阶段，“戏剧”很大程度上是缺失
的，直到近年才有一些学校开始进行试
点 ， 等待这一代年轻人成长还需要时
间；同时，买票进剧场高昂的时间、金钱

和信息成本也给戏剧设立了非常高的
门槛，让许多人根本踏不出走入剧场的
第一步。

《戏剧新生活 》目前很好地解决了
这个问题，这也是笔者作为戏剧从业者
给予其极高评价的原因。 节目组在兼顾
戏剧艺术本质的同时，将戏剧真正地带
入了顶级流量的大众传播环境中，让这
个话题不再局限在 “小圈子的游戏”之
中；同时，节目组在内容制作上也足够
考虑到大众观众，尽可能地向大众解释
必要的知识与专业名词； 更重要的是，

这档节目等于向所有观众打开了一道
“零门槛”认识与接触戏剧的大门，让更
多的人迈出“第一步”，才会有源源不绝
的未来。

自然 ，在盛誉过后 ，只播出了两期
的《戏剧新生活》不是没有未来的隐患。

节目始终需要考虑 “专业性 ”与 “通俗
性”的平衡 ，向前者倾斜会阻断大众的
兴趣，而向后者倾斜则又会使得节目主
旨变味， 这是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第
二个隐患是，节目中的戏剧人是否能够
始终保持艺术上的创造力，从第一期节
目的观众评论中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的
观众都还是被戏剧人创作的作品所打
动以及留下高评价，如果创作内容水准
滑坡，很有可能口碑也随之下滑；

但，无论如何 ，《戏剧新生活 》迄今
为止的表现，已经足够称得上成功。 虽
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客观上来
说 ， 它已经向更多人打开了戏剧的大
门。 作为原创的拓荒者，整个节目组展
现出的能力和情怀都值得赞叹，我也有
理由相信这个节目将会是可以记录在
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

（作者为戏剧评论人、戏剧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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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宜

魏嘉毅

电视剧《山海情》收官时，相关话题再次冲上微博热
搜。 开播以来，这部电视剧已多次冲上热搜榜，大结局
后豆瓣评分高居 9.4 分， 超过了 2020 年的最高分电
视剧《沉默的真相》（豆瓣 9.2 分）。 《山海情》的热播也
引发了有关文艺创作命题的全新讨论： 不断形成的热
度和口碑，正是来自青年观众的积极参与。 可以说，被
扶贫剧“圈粉”的青年观众，是《山海情》的最大收获，这
一文艺现实不仅再次证明扶贫剧、 年代剧并非天生与
青年观众“绝缘”，也对近十年来主导着影视创作的市
场原则提出了质疑。

《戏剧新生活》能否带来戏剧新传播

重新召回能团结大众审美的影视文化
———评电视剧《山海情》

新综艺·新观察

一种关注


